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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 多年来饱受争议却永不褪色的成名巨著
    村上春树*心仪的文学经典 《阴阳师》译者茂吕美耶倾力译著
    **中文译本 首度登陆中国
    没有什么能掩盖这部作品的光芒
    空间不能，时间也不能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他是我*爱的作者，当世无与匹者。
                                      
                              ——鲁迅
    夏目漱石的伟大，不只是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更多的是因为蕴含在其文字中的、
能动摇灵魂阴暗面的那股力量。  ——村上春树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刚从封建社会转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久。人们对西洋文化极为崇拜
，青年男女大呼思想解放，尤其是上流阶层，几乎都以西式文化为潮流，促生了一批思
想先进、行事独特的年轻人。
        外交官的女儿藤尾，自小便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学识出众、谈吐优雅。
父亲死后，为了从藤尾同父异母的哥哥手中夺取遗产，母亲催她成婚。然而，藤尾对父
亲生前所定的婚姻并不满意，与举止粗鲁的未婚夫相比，她更愿与一个虽然贫困却拥有
极高荣誉的诗人交往。她放任自己去幻想与诗人的未来，享受与学识渊博的诗人之间高
雅的交往，沉迷在诗人为自己而倾倒的虚荣感之中。但是她并未料到这一切都是假象，
诗人看中的其实只是她的财产和美貌，甚至他早就有了未婚妻。得知真相的藤尾内心如
烈火焚烧一般，虚荣与骄傲形同毒药让她无法回头。藤尾最终自杀了，而身边人仍要继
续着悲喜交杂的人生剧。

作者简介



夏目漱石，日本国民大作家。原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他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
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是以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
篇小说竖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其中《我是猫》、《虞美人草》、《哥儿》、
《三四郎》、《其后》、《门》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社会
的批判态度，以其具有鲜明个性、丰富多彩的艺术才能，直至今日依然凌驾于日本所有
作家之上。他对东西方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通擅长俳句、汉诗和书
法。写作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而且他对个人心理
的细微描写也开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名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
他提携。因为他在文学上作出的杰出贡献，他的头像被印在了日元1000元的纸币上。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一人用手帕擦着额头止步。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上来。从哪里上来都一样，反正山就在那边。”
容貌和体格均是四方形的男人漫不经心地答。
男人戴着一顶帽檐上翘的棕色软呢帽，扬起眉毛仰望深蓝微茫的春空，高耸的比睿山屹
立在风一吹便会东摇西摆的轻柔大气中，仿佛在向登山人挑衅。
“这真是一座顽固的山。”男人挺起方形胸膛，身子微微靠在樱木拐杖，随即又以蔑视
比睿山的口吻道：“既然能看得那么清楚，小事一桩。”
“能看得那么清楚？今天早上我们离开旅馆时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来到京都若看不
到比睿山，那才叫大事一桩。”
“反正看得到不就行了？你不要啰唆，走着走着自然会抵达山顶。”
高瘦男子不回话，脱下帽子在胸前扇风。他那平日都以帽檐遮住，从未让漂染出油菜花
的春日艳阳晒过的宽额，苍白得格外显眼。
“喂，现在不能休息，快走吧。”
对方让冒汗的额头全露在春风中，恨不得黏在头上的黑发能往上飞似的，只手握着手帕
，胡乱揉搓着额头、脸庞、颈窝。他完全不在乎另一人的催促，反问：
“你刚才说那座山很顽固？”
“嗯，你看它那样子不正是一副纹风不动的态度吗？就像这样。”男人耸起方形肩膀，
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摆出一副自己也纹风不动的姿势。
“纹风不动是形容能动却不动的状况吧？”男子斜着细长眼睛俯视对方。
“没错。”
“那座山会动吗？”
“哈哈哈，你又来了。你是个只为嗑牙而来到这世上的人。快走吧。”男人嗖地举起粗
大樱杖搁在肩上，随即迈步前行。高瘦男子也将手帕收进袖兜里跨开脚步。
“早知道就在山端的平八茶屋[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山端川岸町，是比睿山登山口高野川旁
一家著名的老铺子饭馆，明治维新之前便以淡水鱼料理名满京都，现在除了淡水鱼料理
，另有各种怀石料理及火锅。]玩一天算了。现在爬上去也只能爬到半山腰。你说，到山
顶究竟有几里？”



“相当远哪。本来应该从哪里爬上来的？” 一人用手帕擦着额头止步。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上来。从哪里上来都一样，反正山就在那边。”
容貌和体格均是四方形的男人漫不经心地答。 男人戴着一顶帽檐上翘的棕色软呢帽，扬
起眉毛仰望深蓝微茫的春空，高耸的比睿山屹立在风一吹便会东摇西摆的轻柔大气中，
仿佛在向登山人挑衅。 “这真是一座顽固的山。”男人挺起方形胸膛，身子微微靠在樱
木拐杖，随即又以蔑视比睿山的口吻道：“既然能看得那么清楚，小事一桩。” “能看
得那么清楚？今天早上我们离开旅馆时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来到京都若看不到比睿
山，那才叫大事一桩。”
“反正看得到不就行了？你不要啰唆，走着走着自然会抵达山顶。” 高瘦男子不回话，
脱下帽子在胸前扇风。他那平日都以帽檐遮住，从未让漂染出油菜花的春日艳阳晒过的
宽额，苍白得格外显眼。 “喂，现在不能休息，快走吧。” 对方让冒汗的额头全露在春
风中，恨不得黏在头上的黑发能往上飞似的，只手握着手帕，胡乱揉搓着额头、脸庞、
颈窝。他完全不在乎另一人的催促，反问： “你刚才说那座山很顽固？” “嗯，你看它
那样子不正是一副纹风不动的态度吗？就像这样。”男人耸起方形肩膀，另一只手握成
拳头，摆出一副自己也纹风不动的姿势。
“纹风不动是形容能动却不动的状况吧？”男子斜着细长眼睛俯视对方。 “没错。”
“那座山会动吗？” “哈哈哈，你又来了。你是个只为嗑牙而来到这世上的人。快走吧
。”男人嗖地举起粗大樱杖搁在肩上，随即迈步前行。高瘦男子也将手帕收进袖兜里跨
开脚步。 “早知道就在山端的平八茶屋[ 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山端川岸町，是比睿山登山
口高野川旁一家著名的老铺子饭馆，明治维新之前便以淡水鱼料理名满京都，现在除了
淡水鱼料理，另有各种怀石料理及火锅。]玩一天算了。现在爬上去也只能爬到半山腰。
你说，到山顶究竟有几里？” “到山顶有一里半。” “从哪里算起？”
“我怎么知道从哪里算起？不过是一座京都的山嘛。”
高瘦男子不答话，默默地笑着。方形男人精神抖擞地滔滔不绝。 “跟你这种只会纸上空
谈却不付诸行动的男人一起旅游，会错过很多地方。真正倒霉的是你的旅伴。” “碰到
你这种乱闯乱撞的人，你的旅伴也很倒霉。你带人家出来，竟然连该从何处登山，该看
哪里，该从何处下山，都完全摸不着门儿，不是吗？”
“这算什么？这点小事也用列入计划中吗？不过就那座山而已。”
“就拿那座山来说好了，你知道那座山高度有几千尺吗？”
“我怎么知道？这种无聊事⋯⋯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看吧，你还说。” 
“你别那么自以为是，你不是也不清楚吗？即便我俩都不清楚这座山有多高，你至少应
该弄清楚我们到山上到底要看什么，大概需要花几个小时，这样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
我们的行程。”
 “不能按计划进行，那重新安排不就得了。像你这样老把时间花在胡思乱想上，要重
新计划几遍都行。”男人继续快步往前走。高瘦男子无言地落在后头。 
京城春色易作诗，七条横贯至一条[ 京都市中央地区的道路如棋盘，各自通往东南西北
，大道自京都车站前的“七条大道”横贯至御所（皇宫）“一条大道”。]，柳色如烟亦
似雾，窥探白布击温水[ 意为染布时在河里漂洗丝织白布。此处指与贺茂川合流的高野
川。]，数尽高野川河滩，遥遥路沿北蜿蜒，前行约走二里余，山自左右迫眼前，脚下流
水潺湲声，转个弯，拐个角，或此方，或彼方，曲曲弯弯荡余音。山中春意渐阑珊，春
至山顶残雪寒，高耸峰峦脚跟下，一条阴暗羊肠路，大原女[ 大原女指往昔住在京都郊
外大原地区村落的女人，她们通常头上顶着薪柴或鲜花、蔬菜前往京都市内叫卖，算是



行脚小贩。目前只能在京都各种祭典中看到装扮成大原女的表演秀。]爬坡迎面来。牛也
来。京城的春天像老牛撒尿拖着走，既长且安静。 “喂⋯⋯”落在后头的男子止步，呼
唤遥遥领先的旅伴。春风在白晃晃的路面悠闲地传送唤声至尽头，撞上芒草丛生的山壁
时，总算让远在一百米前晃动的方形影子顿住脚步。高瘦男子把长臂举得比肩膀高，摇
晃两下作势要对方回来。樱杖反射着温暖阳光，在男人肩膀闪了一下，不一会儿，男人
便回到男子面前。 “什么事？” “你还问什么事？要从这儿登山。”
“原来要从这儿登山？这就怪了。怎么要走这条独木桥呢？”
“像你那样一个劲儿往前走会走到若狭国[ 翻过比睿山有一条若狭街道通往若狭国。若
狭国指福井县西南部，面临若狭湾。但比睿山距离若狭很远，此处是夸张形容。]的。”
“走到若狭也无所谓，但你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吗？”
“我刚才问过一个大原女。她说只要过了这道桥，再往那条小路爬一里左右就到了。”
“到了？到哪里？” “到比睿山山顶。” “山顶的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不爬上去怎么知道会爬到哪里？” “哈哈哈，看来像你这种喜欢纸上空
谈的人也不好意思问得太仔细。这叫千虑一失吧？那我们就听她的话，过这道桥吧。总
算要往上爬了，你还走得动吗？” “走不动也得走。”
“不愧是哲学家。如果再聪明点就更像了。” “随你怎么说，你先走吧。”
“你跟在我后头？” “反正你先走。” “只要你愿意跟上来，我就走。” 两人的影子
前后相继渡过好不容易才架在溪涧的独木桥，隐身于草丛中一条勉强以一缕微弱力量直
达山上的草山小径。枯萎的草丛仍残留着去年的冷霜，但透过薄云从正上方射下的阳光
让草丛散出水蒸气，暖和得令两人脸颊发热。 “喂，甲野！”男人回头呼唤。甲野笔直
挺起他那瘦长得与山间小路极为般配的身子，垂着脸应了一声。 “你大概快举白旗了吧
？真不中用。你看看那下面。”男人又抡起樱杖自左而右地挥舞一圈。 挥舞的樱杖尽头
远处，可以望见发出一丝刺眼银光的高野川，河川左右两侧涂满了盛开得像要即将烧垮
的油菜花，背景是淡紫色的缥缈远山。
“果然是好景色。”甲野扭回站在六十度陡坡的高挑身子，险些没滑落。
“我们什么时候爬得这么高了？速度蛮快的。”宗近说。宗近是方形男的姓氏。
“这和人在不知不觉中堕落，又在不知不觉中醒悟的道理一样吧。”
“和白天变成黑夜，春天变成夏天，年轻人变成老人一样吗？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哈哈哈，那你今年几岁了？” “问我几岁，不如问你几岁？”
“我当然知道我几岁。” “我也知道我几岁。” “哈哈哈，看来你果然想隐瞒。”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知道我几岁。” “那你到底几岁？”
“你先说。”宗近面不改色。 “我今年二十七。”甲野爽快地答。
“是吗？那我也说，我二十八。” “还真老。” “开什么玩笑？不是只差一岁吗？”
“我是说彼此彼此。我们都老了。” “原来是彼此彼此？这还行，要是光说我老⋯⋯”
“你就不心服吗？不心服，表示你仍年轻。” “什么意思？你不要在爬坡途中耍我。”
“你这样会在坡道挡住别人。让开，让开。” 有个女人在不到十米就拐个弯的迂回曲折
坡道上，边道歉边不慌不忙地走下来。她那泛绿的浓密黑发上顶着比她身高还要长的大
捆树枝，甚至没用手去撑着，就那样与宗近擦身而过。丛生枯萎的芒草响起一阵沙沙声
后，两人眼中只留下全身深蓝棉衣打扮的女人背部那两条斜斜交叉的鲜红布条。即便相
隔一里，她可能也会随意伸手说就住在不远处，而她伸出的指尖勉强触及的那间茅屋，
大概正是她家。八濑后山那一带的村落仍保持着往昔天武天皇[ 日本7世纪后叶的天皇，
上一代天皇过世时，他与大友皇子争夺皇位发生“壬申之乱”，曾一时逃难至比睿山西



部山脚的八濑。八濑面临高野川溪谷，位于若狭街道旁。]逃难至彼处时，四周均被薄雾
叆叇[ 叆叇（ài dài），形容浓云遮日状。]永久封住的恬静。
“这一带的女人都漂亮得令人惊讶，好像画中的女人。”宗近说。
“那应该是大原女吧。” “不，是八濑女。” “我可没听过什么八濑女。”
“没听过也肯定是八濑女。你不相信的话，下次碰到对方时问问看。”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那类女人不是都通称‘大原女’吗？”
“我敢担保一定是八濑女。” “这样形容比较有诗意，听起来很风雅。”
“那我们就暂且当做雅号这样称呼她们吧。” “雅号不错。反正这世上有各式各样的雅
号。什么‘立宪政体’，什么‘泛神教’，什么‘忠信孝悌’，形形色色。”
“有道理。荞麦面店名都是‘薮’[ 本为东京著名的荞麦面老铺子，自1800年起，各地开
始出现各个同样店名的荞麦面店。]，牛肉店名都是‘伊吕波’[ 当时有“牛肉火锅大王
”之称的木村庄平，在东京开了二十余家牛肉饮食连锁店，店名全取为“伊吕波”。]，
这也是一种雅号吧？” “没错，就跟我们自称‘学士’一样。”
“无聊。既然会得出这种结论，倒不如废掉雅号算了。”
“往后你不是还要争取‘外交官’的雅号吗？”
“哈哈哈，这个雅号很难争取。大概是考官里没有雅士。”
“你名落孙山几次了？三次？” “别开玩笑。” “两次？”
“你明明知道还问？不是我夸口，我只挂过一次。”
“应考一次名落孙山一次，那你以后⋯⋯” “想到以后不知还要应考几次，我还真有点
不安，哈哈哈。对了，我的雅号是‘外交官’，那你呢？你想争取什么雅号？” “我吗
？我只想爬比睿山⋯⋯喂，你不要用后脚踢石头。跟在你后面的人很危险⋯⋯啊，我好
累，我要在这儿休息。”甲野刷的一声仰躺在枯干芒草中。 “这么快就服输了？说了一
大堆雅号什么的，爬山就完全不行。”宗近用手中的樱杖在躺在地面的甲野头顶处咚咚
敲着。每敲一次，杖尖就会发出扫平芒草的沙沙声。
“起来吧，马上就到山顶了。想休息的话，等爬到山顶后再好好休息。喂，起来！”
“唔。” “嗯？怎么了？” “我想吐。”
“你想吐了再举白旗吗？唉，算了，我也休息一会儿。” 甲野把黑发埋入枯黄草丛中，
帽子和伞任其落在坡道，仰躺着眺望天空。他那鼻高俊逸的洁白脸庞，与一望无际翛然
飘浮着薄云的天空之间，毫无任何能遮挡视线的东西。呕吐是吐在地面之物。他那望向
天空的眼眸中，只存在着远离大地，远离尘俗，远离古今世界的万里天空。
宗近脱下米泽织[ 山形县米泽附近生产的丝绸。]丝绸外褂，简单折叠后再搁在肩上，随
即又转念从胸前伸出双手，袒露着上半身[ 宗近穿的是和服，所以有外褂，而且男性和
服可以自衣服内扒开前襟伸出双手。甲野穿的是西装。]。里面是夹背心子。背心内露出
乱蓬蓬的狐皮。这是曾去过中国的友人送给宗近的珍贵夹背心子。据说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宗近总是穿着这件背心。但其衬里的狐皮零星斑驳，而且经常脱毛，看来肯
定是只脾气相当坏的野狐。 “你们要上山吗？要不要我帮你们带路？呵呵，你们怎么睡
在这种怪地方呢？”坡道上又下来了个全身深蓝棉衣打扮的女人。
“喂，甲野，她说我们睡在怪地方。连女人都在笑我们，你赶快起身上路吧。”
“女人就是爱笑别人。” 甲野依然眺望着天空。
“你这样泰然自若地睡在这里，我怎么办？你还想吐吗？” “一走动就会吐。”
“真难搞。” “所有的呕吐都是因为动才会吐。俗界万斛[ 万斛，极言容量之多。古代
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为一斛。]的呕吐皆因动。” “搞了半天，原来你不



是真的想吐？无聊。我还以为最后可能必须背你下山，正有点伤脑筋呢。”
“你少管闲事，我又没拜托你。” “你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男人。”
“你知道讨人喜欢的定义吗？”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多动一下，是吧？真是无理取闹。”
“所谓讨人喜欢⋯⋯是一种能击败强大对手的柔软武器。”
“这么说来，冷淡是一种能让弱者做牛做马的锐利武器吗？” “世上哪有这种逻辑？只
有想动时，人才会做出讨人喜欢的行为。明知道一动就会呕吐的人，有必要讨人喜欢吗
？” “你今天怎么这么爱诡辩？抱歉，我要先上路，可以吗？”
“随你便。”甲野依旧望着天空。 宗近将垂下的两条袖子一层层裹在腰上，再撩起缠在
小腿的竖条纹下摆，同样塞进绉绸白腰带里。最后把刚才叠好的外褂挂在樱杖尖头，不
客气地留下一句“一剑行天下去”，走至十步前的砠径尽头，飘然地左拐后即消失踪影
。 剩下的是一片静寂。当四周都静寂下来，恍悟自己的一缕性命将托付给静寂时，尽管
通往大乾坤某处的自己的血脉在肃静流动，在这无声的寂定[ 佛教用词，表示远离所有
妄想烦恼的境地。]中视形骸如土木，血脉仍依稀具有活气。那活气就跟烟岚云岫、天空
朝夕的变化一般，是一种超越所有拘泥的活气，让你自觉眼下正活在这世上，自觉无法
摆脱生来必定承受的所有烦恼。除非只脚跨进涵盖东南西北、古今往来的所有世界以外
的另一个世界──否则想成为化石。想成为吸尽红色，吸尽青色，吸尽黄色和紫色，不
知该如何还原为五彩原色的漆黑化石。要不然想死一次看看。死亡是万事的终结，亦是
万事的起始。即使积累时间成日，累日成月，累月成年，归根结底均是积累一切成为坟
墓而已。坟墓此岸的所有纠纷矛盾，均犹如在仅隔一层肉体垣墙的因果上，在枯朽骸骨
上注入不必要的同情油脂，让失去用途的尸体在墓穴中拼命舞蹈那般滑稽。具有超然心
胸的人，应该景仰理想国度。 甲野漫然胡思乱想了一大堆后，总算坐起身。他必须继续
前进。必须观看并不想看的比睿山，留下不必要的众多水泡当做毫无用处的登山痕迹，
化为两三天的痛苦纪念。如果痛苦纪念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他已经多到数至白发苍苍也
数不尽，多到即便撕成碎片渗入骨髓也无法消失的程度。为何还得让脚底徒增一二十个
水泡──甲野瞄向刚踏上锋利乱石的系带皮靴后跟时，乱石随即变脸，眨眼间令甲野还
没踩稳的脚步往下滑了二尺左右。甲野小声吟咏一句： “不见万里路。”  他拄着伞好
不容易爬到砠路尽头时，眼前突然出现一道陡坡，屹立在帽檐前，一副想引诱从坡下爬
上来的人直接升天的模样。甲野掀起帽檐，从坡道下笔直仰望其尽头，再自坡道尽头望
向弥漫着无垠春色的广阔淡蓝天空。甲野此时再度小声吟咏第二句： “但见万里天。” 
登至草丛山顶，在杂树林中爬了四五层后，肩膀处突然阴暗下来，踏在地面的鞋底似乎
也潮湿了。原来小径自西往东横穿山脊后，随即不见草丛，眼前变成森林。在这片令近
江[ 近江，日本滋贺县。]天空加深颜色的森林中，假如不走动，那些重重叠叠绵延几里
的上方树干和更上方的枝叶，看似自古以来便每年都在反复堆叠绿意，使其变黑。叶子
背面掩埋了二百山谷，掩埋了三百神轿，掩埋了三千恶僧[ 日本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
延历寺有许多僧兵，时常抬着神轿游街闹事，借此发挥政治力量。]，依旧绰绰有余，这
片掩埋了三藐三菩提所有佛陀，森森耸立在半空的林子是自传教大师[ 比睿山延历寺创
始人最澄（767~822年）的谥号。]以来便有的杉林。甲野独自一人穿过这片杉林。 杉树
树根左右夹攻地伸出双手挡住行人去向，不但穿破地面，劈开岩石深深渗入地基，更将
剩余的力量反弹至阴暗小径，在那里筑起一条条两寸高的横木板阶。甲野视那些踏起来
很舒服的层层板阶为山神的赏赐，上气不接下气地顺着铺着天然枕木的无数级岩阶往上
爬。 自黑暗中溢出般地爬得满地的石松，挡住了前方的杉树。穿过紧缠双脚的石松丛后



，顺着细长茎蔓望过去，可以看到伸手不可即的彼方有即将枯萎的羊齿，在无风的白昼
中摇来晃去。 “在这儿！在这儿！” 宗近在头顶上突然发出天狗般的叫声。甲野走在积
满陈年烂草的地面，每踏一步，高靴便会无声无息地深深陷入，只能拄着洋伞往上爬，
好不容易才爬到天狗之座[ 比睿山的俗称。]。
“善哉！善哉！我在这儿等你好久了。你到底在磨蹭些什么？”
甲野只回了一声“哦”，随即抛出洋伞扑通一声坐下。
“又想吐了？呕吐之前先看看那边的景色。只要看了那景色，你就不会想吐。”
宗近抬起樱杖指向杉林。整齐并列以致封住天空的亭亭老干之间，可以看到的皪[
的皪（de lì），形容鲜明的样子。夏目漱石似乎很喜欢“的皪”这个词，在他创作的汉
诗以及其他作品中经常出现。苏东坡的诗词中也有“的皪残梅尚一枝”、“的皪梅花草
棘间”，《文选》中亦有“丹藕凌波而的皪，绿芰泛涛而浸潭”等句子，可见夏目漱石
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造诣很高。]的近江湖。 “果然不错。”甲野定睛细看。 用亮得像一
面镜子来形容湖色还嫌不够。像是比睿山的众天狗为避开刻有“琵琶”铭文的这面镜子
的亮光，偷偷在夜晚喝神酒喝得烂醉，发起酒疯往整个湖面哈出酒气那般──酒气沉入
湖底后，飘散在原野山中的烟霭聚集在巨人的颜料碟上，巨人再随意挥上一笔，便让十
里外都罩上潋滟春色氤氲。 “果然不错。”甲野再度说。
“你只会说这句？无论给你看什么，你好像都不高兴。”
“给我看？这又不是你创造的。”
“哲学家往往都是忘恩负义的人。整天学些不孝的学问，逐日远离人间⋯⋯” “那真是
很抱歉⋯⋯不孝的学问吗？哈哈哈。你看那边有白帆。看，就在那个小岛的翠绿山前⋯
⋯看上去纹风不动，不管看多久都不动。”
“那船帆真没意思，含糊不清的，很像你。不过，看起来很美。咦，这边也有。”
“你看，远方的紫色岸边也有。” “嗯，有，有。全都没意思，都一个样。”
“好像身在梦境。” “哪里是梦境？” “哪里？就是眼前这片景色。” “是吗？我还
以为你又想起什么事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是尽快收拾比较好。你不能老把双手揣在怀
里，说什么身在梦境之类的话。” “你说什么？”
“在你听来，我说的话也是梦话吗？哈哈哈。对了，当年将门是在哪里夸下海口[ 据传
平安时代中期的武将平将门正是在四明岳山顶上俯视京都皇宫时，向藤原纯友说将夺取
天下。平将门曾一时统治关东地区，建造宫殿自称新皇。]的？” “好像在对面。他当
时在山上俯视京都夸下海口，应该不是这边。那小子也是个蠢蛋。”
“将门吗？嗯，与其夸海口，干脆呕吐还比较像个哲学家。”
“哲学家怎么可能呕吐出这些？”
“真正的哲学家只剩一颗头颅，他们只会思考，跟不倒翁一样。”
“那个雾色朦胧的小岛是什么岛？”
“那个岛吗？看起来还真的很缥缈。大概是竹生岛[ 琵琶湖北部的小岛。]吧。”
“真的吗？”
“我乱说的。反正我不在乎什么雅号，只要资质靠得住，称什么都无所谓。”
“这世上有靠得住的东西吗？因此必须给予雅号。”
“人间万事都如梦吗？真受不了。” “只有死亡是真实的。” “我还不想死。”
“不与死亡相撞，人往往改不掉心浮气躁的毛病。”
“改不掉也好，我可不想与死亡相撞。”
“就算不想，死亡也会来临。等死亡来临时，才会恍然大悟事情原来如此。”



“谁会恍然大悟？” “喜欢耍小花招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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